
開放文學  -- 推理探案  -- 劉公案－青龍傳
第一回  訪惡霸途認義女　疑拐帶路打不平

　　話說大清一統，世世篤生聖帝，代代不乏賢臣，所以人瑞既多，天和可召，遂致國富兵強，朝享太平之福，風調雨順，豐衣足

食。順治皇帝駕坐北京，坐了十八載，棄位歸五台山修行。二帝康熙老佛爺登極六十一年駕崩。雍正皇帝坐了十三年。　　乾隆皇

帝坐了六十年，讓位於嘉慶皇帝，坐了二十五年，在熱河行圍打獵賓了天。宣宗成皇帝駕登九五，國號道光，自登極以來，風調雨

順，國泰民安。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，道光皇爺臨政至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駕登九五。靜鞭三響，眾文武大臣朝參已畢，列在

兩班。皇爺閱鑒各省奏章已畢，只見左班中走出一臣，手捧本章，跪在太和殿前，口尊：「吾主，臣有本奏。」向上一舉。皇爺望

下一看，乃是劉墉之孫，名喚劉煥芷。命太監接過本章，展在御書案上，皇爺閃龍目閱畢，心中不悅，暗思：「所參乃是黃士功弟

兄，他不知係朕國戚，國舅焉敢知法犯法？必是兩家有些不睦，才參劾他弟兄搶男霸女。

　　此乃妄奏不實，此本不准。」

　　劉煥芷無奈，退下殿來，心中著急。忽見東路王趙長清手托朝珠走上殿來，施了朝王之禮。皇爺口呼：「皇兄，免禮賜座，上

殿有何國政議論。」東路王口呼：「吾主，劉煥芷所參黃士功弟兄劣跡不虛，吾主效歷代先皇自行訪查可也。當初康熙老主訪過月

明樓，於成龍訪過梅花天竺宮及紅門寺，施士綸私訪淮安，劉墉私訪山東，判斷旋風案。嘉慶先主暗訪過通州。

　　吾主何不亦出宮，訪查那雙關浦，黃家弟兄有無劣跡，方見水落石出。誰真誰妄，吾主裁度。」皇爺聞奏，曰：「皇兄下殿候

旨。」遂散了早朝。

　　皇爺回宮，遂扮作算命先生的模樣，頭戴纓帽，身穿天藍袍，外套亮青馬褂，用包袱包了一本《百中經》。一本《麻衣相》並

紙筆墨硯，腰中內藏銅錘兩把，以防不測。道光爺乃是馬上皇帝，力大無窮，拉弓射箭，武藝超眾。收拾已畢，吩咐傳宮太監：

「朕當午時回宮。如過午不回宮，急命王公大臣派滿漢兵丁前去接駕。」言畢出了宮院。

　　不移時走至交民巷，來到鼓樓大街，手執毛竹板敲了幾下，高聲念道：「算靈卦，占靈課，批八字，講子平，前來問卦防身

寶，禍到臨頭問卜遲。占課八個錢，算不准倒找二百錢。」

　　且言從迎面來了兩個光棍，一名李桂，一名吳昭英，素日不作好事，以訛人為本。今日喝得醺醺大醉，往前行走。李桂口呼：

「兄弟，你看這先生穿得體面，他所言算准了要八個錢，算不靈倒找二百錢。咱們令他算一算，算准了就說未算著，訛他二百錢，

吃點心也是好的。」吳昭英說：「言之有理。」遂高聲喊道：「先生別走，我弟兄來算命。」

　　皇爺聞言，抬頭觀看，見迎面來了兩個人，前頭這人盤著辮子，歪戴簷氈帽，身披鸚哥綠大襖，足登鱗鞋，小腦袋，長脖頸，

細眉毛，小眼睛，看年紀有三十歲。後面那人光著頭，小辮頂，身穿青小棉襖，閃披皮馬褂，足登魚鱗?鞋，大腦殼，小身量，濃
眉大眼，看年紀有二十歲頭裡是李桂，後面是吳昭英。李桂說：「先生算算我吃了飯未？」吳昭英說：「先生算算我喝了茶未

有？」兩個無賴光棍，醉魔咕咚滿口胡話。道光皇爺衝衝大怒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！你倆不用算，不能活過兩天去。」兩個光棍聞言

大怒：「好大膽一個先生。出口傷人，今日你算碰在釘子上了！你在北京訪一訪，我哥倆不是省油的燈。咱哥倆打他。」皇爺怒

道：「你若打了我，准教你全家開斬，滅門九族！」二光棍大怒，闖近前舉拳打來。皇爺用順手牽羊式，李桂鬧了個嘴啃地。吳昭

英見事不好，撒開腿跑了。皇爺問：「該死的奴才，起來與我再打！」這李桂被皇爺摔重了，躺在地上只是哼哼。皇爺說：「哪有

閒工夫與你鬥氣！」

　　遂轉身往前行走。腹內暗想，這座雙關浦不知在於何處？怎訪出凶徒惡豪之劣跡？

　　低著頭信步行來，至東四牌樓，猛抬頭見迎面來一女子，發髻蓬鬆，眼含痛淚，行走慌忙。來至皇爺面前，道了一個「萬

福」，口尊：「先生，你人家暫且慢行一步，我被冤的小女子問上王府從哪裡而去？」皇爺問道：「這北京九門九關，街道衚衕無

數，皆可通連，且問你欲上那哪王府？有何事故？」

　　那女子說：「奴到東路王府前去喊冤告狀。」皇爺說：「王府深大，門軍攔阻，你告不成。何不去到刑部衙門或是都察院告

去？」

　　那女子說：「別的衙門不敢准狀。除非東路王敢準此狀。若是東路王府告不成，奴那屈死的爹娘白白教人家害死。」言罷啼哭

不止。皇爺問：「你的父母被何人害死，對我實說，我與你出個主意，好去報仇。」那女子止淚說道：「奴若說出，也是枉然，你

作不了主。」皇爺說：「常言說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別看我是算卦的，我常到五府、六部、公伯、王侯之府去算命。那

時節我再到王府替你說一說，也能報仇雪恨。」那女子聞言，「咳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奴家住這北京宛平縣草帽衚衕，奴父湯明貴

是嘉慶甲子年科的舉人，乙丑年的進士，即山西知府。年近七十，膝下無子，告老還家。作官清正，不愛民財，到家還是貧窮。我

母邱氏，生奴一人，名喚美容，素日指著奴家度日。」皇爺說：「指著你度日，我可不信。你又不是十七八歲的學生，做些生意買

賣，你是一女子，這可奇了。」

　　湯美容說：「是指著奴的手巧。」皇爺說：「你的手巧，不過是紮花擰雲子，每日賺幾文銅錢。」湯美容說：「那個下賤活兒

奴可不做，奴能畫畫賺錢度日。」皇爺問：「你畫畫能掙幾何錢？」

　　湯美容說：「畫一張賣銀一兩。」皇爺聞言，點點頭，說：「這就是了。」湯美容說：「昨日我父上街賣畫，我母女上井汲

水。

　　別的井水苦，唯雙關浦水甜。這甜水井乃是惡霸黃士功、黃士龍所制，此井挖在他大門旁，不准男子汲水。凡汲水之人中准其

青年婦女。若汲水之婦女生得俊俏，令打手搶至家中成親。

　　也是奴誤同我母前去汲水，將奴搶進他府。奴爹娘找到他府拚命要奴，我的父母被惡霸令眾惡奴一頓亂棍生生打死，將屍首拋

在花園澆花井內，立逼奴家成親。奴罵賊不休，二賊氣怒，將奴吊打，只打得奴家渾身傷痕青紫，無處不傷。瞑目等死。

　　天至二更，眾惡奴退去，多虧二強霸之妹黃桂英將奴救上後樓，與奴情投意合，拜了生死姐妹，今晨放奴逃出火坑，去奔東路

王府告狀，好與父母報仇雪恨。難女摸不清王府在於何處，故而借問先生一聲。此係以往實情，並無謊言。你老可能替奴報得了仇

嗎？」

　　道光皇爺聽了一遍，不由得龍心大怒，暗罵：「黃士功、黃士龍倚仗國舅皇戚，橫行霸道，苦害黎民，竟敢打死四品黃堂！朕

當今日訪明他的劣跡，回朝抄拿黃氏滿門才是。」遂說道：「原來是殺父的冤仇，該告狀的，你告去罷。順著大街走，望西一拐，

那就是東路王府。」湯美容聞言，將臉一沉說：「我不說罷，非教我說不可。我已說了，你老聞聽黃家的勢力，又不敢管哩。」皇

爺說：「你我一不係親，二不係故，誰與你打這人命官司去？」湯小姐聞說是非親非故，不管奴事，心中暗想：「此位先生人品端

正，非是歹人，不如認了乾親罷。」湯美容乃係紅鸞星降生，受些折磨方可見天日，當享榮華。一時機靈，小姐口呼：「義父，女

兒這裡叩頭了。」

　　皇爺說：「且慢！我自幼不愛認親。」小姐含淚，口呼：「義父，你認了罷。若是不認乾女兒，奴就跪著哭。」皇爺一時動了

惻隱之心，說：「罷了，我認下你了。你看冰雪在地，你跪著啼哭，別人觀之不雅，立起來罷。」小姐叩頭站起，口呼：「義父，

女兒遭難，並無存身之處，奴家上哪里居住？你老領女兒到家，一來給俺娘叩頭，二來認認門，女兒再去告狀。」

　　皇爺說：「咱的家好認，北京城數著第一。隨我來認你乾媽去。」言罷父女同行。

　　且言這北京宛平縣太平衚衕有一好漢，力大無窮，姓李名榮禧，行三。生平好打不平，人送綽號李三楞。素日以賣豆腐為生，



正然挑擔往前行走，猛抬頭見正北走著一位先生，後隨一女子，哭哭啼啼，不由心中納悶，想道：「這先生必是不老成，拐來人家

的幼女；不然就是使女、丫鬟。既然今日遇見，我李三豈有不管之理。」於是將擔兒一放，未放穩，挑兒倒在地上，豆腐撒了一

地，自己也不顧了，抽下扁擔舉起，惡狠狠望皇爺打來。皇爺身形一閃，扁擔打空，落在地上，把地打一個深坑，扁擔亦折了。遂

拿著半節扁擔，闖上去又望皇爺打來。

　　皇爺大怒，將小包袱扔在一旁，見半節扁擔臨近，身形一閃，用左飛腳照著大漢手腕踢去，將半節扁擔踢飛；還過右腳，一個

掃堂腿，把個李三楞踢倒在地。皇爺說：「好一個該死的奴才，青天白日在當街竟敢打槓子劫人。」李三楞說：「你疑我是打槓子

的，你是在街巷假算卦，是真拐帶人。你拐此女，遇見我李三楞，我才要打你。」皇爺聞言說：「你這人好愣呀！你為何不先問明

白了，再打也不遲。那是我的乾女兒，你疑我拐帶，不容分說，舉扁擔就打。若是人家接送姑娘，在街上行走，你都給打死不

成？」李三楞說：「你接送閏女，為何不早向我說明，我就不動武了。」皇爺說：「我們父女行走，你舉扁擔就打，你問誰了？」

　　正然講話，湯美容走近前，口呼：「爹爹，咱快走罷，休與他較量。」李三楞說：「今日遭咧！人家是父女，我這是何苦？扁

擔也折咧，豆腐撒了一地，收不起來哩，本錢也賠淨哩。這買賣也作不了咧。」自己躊躇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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